青春只想去找你

青春只想去找你

誰也攔不住的

走入地底

化成岩石的想望偶爾出土

堅硬而少許言語

地下社會甜蜜蜜

愛在陰溝彎來轉去

碰壁時我心狂跳不已

女孩踱步進來

是情敵是姊妹

是我倆之於對照

無可取代的張力局面

故事最終的主題或插曲

那些現今懂得害羞

複數的自己

我延續著青春

只想去找你

溯河在海市蜃樓的路面

學習做小偷要心思縝密

革命分子當具備

良善的野心，而妖女

風一般健康淫亂的態度

拂過樹木一株又一株

機運的家譜

我要去找你

完成應允的手勢

雨中跋涉不能免

太陽太大時歇歇腳也是必須

直到雷電交歡、驚蟄起

一個人類很快老死前

最長的永遠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85～87）
是也不是
——寫給愛人

你以為我是筆筒樹

葉對生成句子而密披孢子黑褐如字

你以為我是槭科植物

春季發芽夏日濃綠深秋火紅

寒冬枯枝般性格分明

你以為我來自中海拔地區

或好吧，意志高傲成貼向天際的鐵杉、雲杉、玉山圓柏

白霧裡松蘿地衣情感的牽扯

你以為我或者已深根

如家鄉店仔頭前那棵平凡的榕樹

頂多陪襯木瓜黃茄子紫

愛幻想的蒲公英

屬飛的果實。但是也不是

縱使你還窺見我入城

發現行道樹單調的禮貌底

七彩蘑菇蓬勃的冒出

你以為已大致摸清我生長的脈絡

知道水分養分思想輸送的邏輯

你甚至撫入我心底

開裂的祕密，理解我

暗藏的好惡與偏執

但是也不是，不止關乎我們時代

越來越隨便的謠傳型塑

不止涉及土壤語言的限制

有些微妙的發生啊

像夢我說給你聽，是我們兩個人的夢了

仍然是我自己的夢；像痛

我與你分享而只能獨自承受

像愛人啊我交往過的那些

各種顏色交融我，而對你

裸露出透明的光澤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113～115）
出聲（尤其說母語）

當我舌尖，頂住時間

我將召喚沿途暗藏的舊名

從竹簡、從布匹、從洞穴壁畫潛行

土地千萬年彷彿不動聲響的路徑

來到我喉嚨。我說——

我說，於是像陽光再次甦醒昨夜

嬰兒流動祖先的血

當我舌尖，翻捲時間

我將一口氣

傳承古老音節

新的生命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08年11月初版，頁118～119）
說過的話不再看見

讓空氣顯影

我們消失不見

說過的話也許像首詩

是幅畫，彼此小說裡找尋

是少女時代的母親

迷你裙、喇叭褲

印花衣櫥回頭對我輕啟拉鍊

她說了句什麼？多麼重要的一句話

穿透歲月如陽光懸浮

一條甜蜜的裂痕。我不再聽見

於是看見。是稻埕、藤椅

檳榔樹，戴墨鏡的父親

擺出眺望的姿勢

卻站成柱子、屋簷

一磚一瓦的守護

時間奔出奔入

面孔換過好幾輪

說話、說話、說話

我們的容器曾這樣流光了

像季節飄散的味道

缺乏證據，但我見證

東家長西家短

代代輕搖家族的門檻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120～121）
我聽見
密閉的星球有震動
幾幾乎快要觸及大氣層頂

我聽見  我聽見左前方有鼓

咚咚咚的年歲  獵人足尖敏捷而矯健

穿過葉片  穿過森林  呼嘯從遠方山巔

奔來勝利的凱旋  緊貼歡慶暗中  有隻小獸嗚咽著

尋找不到母親溫暖的慰藉

乳房空懸  搖晃  後退

邊陲是哀怨的一條弦

拉扯過天地交界

眺望的極限

跨過去

還有地平線

而風吹皺沙漠

滑溜成海面  起伏的波浪

有光閃爍  一條河  一條河流過

青蛙呼應著鯨魚  我聽見  我聽見水珠凝聚著

朝所有植物的根裡去  多麼神奇

土壤相通的訊息  訴說著命運

命運是女孩從中挑選一朵

因而唯一的這朵花

插在她的髮鬢

她搔了搔耳

想起過去

過去就住在隔壁

窸窸窣窣的  牽動我

輪番的哭泣與狂喜  我聽見
我聽見  夢境悶雷般  交響萬物

繞行在我體內  幾幾乎  快要衝破的星球底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122～124）
工人阿發想要愛

總以為末日將近

又過了千百年後的這個故事

延續舊時亂糟糟的場景，黃昏走入

送葬愛情的隊伍，撐花傘

跳猴舞，薄光穿透歷史

厚雲，布幕出萬頭鑽動的

地面剪影。嗩吶鑼鼓

（想不出啥米所在

乎我心內這麼大悲哀）
（為萱：這句話是台語歌詞，意思是「想不出來有什麼地方，讓我心中有那麼大的哀傷」。）

田裡翻鋤的、海上風浪的

山中奔跑吟唱的

統統都變成以錢計算

列隊通過人生塞車的路段

冒出下水道工人阿發忍者龜

年過三十仍然身陷
蟑螂懷孕、孓孓死水表面歡鬧的威脅底
挖不通，雄性激素

溫馨著陸的管道

（聽到笑聲

神經過敏走到眠床邊）
（為萱：眠床邊就是「床鋪旁邊」。）

無處可躲的廣告

金髮美女岔開大腿環繞

0204、豆乾厝、私娼寮

外籍新娘包裹郵寄

電線及網路纏綿的挑逗

婚姻的自由市場

沒錢娶不到老婆

忠厚老實更不如野狗

（可愛的大方的女孩

妳在哪裡？我熱切呼喚著太陽下妳的背影）

夾緊胯下轟隆隆

寂寞的身體
像有火車橫衝直撞

借問借問，哪裡有愛呦

不需要交際能力，不需要禮物聘金

不需要羞恥或偽裝，不需要

你掂掂我，我秤秤你

氣味對了直接上（一人出一樣

交歡來結合）。唉，下水道工人

阿發忍者龜又在挖夢

夢裡，他下跪乞求土地憐憫

請求城市同情

這個微妙的人類啊

想要愛

註：括弧所引，出自「濁水溪公社」的台語歌〈加味人蔘姑嫂丸〉，作詞作曲是柯仁堅。

（為萱：濁水溪公社是台灣的獨立搖滾樂團，歌曲創作主要在反應社會的亂象與社會運動的感懷。「加味姑嫂丸」是一味中藥的名稱，人蔘與人生諧音，這首歌曲主要是在抒發年輕男女的 對於愛情苦悶心情。）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196～200）

台客少年雞冠頭

精瘦著上身

寬大的垮褲露出

白色內褲。重擊的鼓聲

麥克風唱到倒，沒關係
撿起來再唱，這真是

感人的一刻啊！呦、呦、呦

我這樣rap有沒有很誠懇

台中的廢party，倉庫搖滾

嬉哈小巷，暗夜裡有「寫手」1
這牆那牆的心事交流

約翰藍儂、陳達、黃克林

台客的始祖是濁水溪公社

Bob Marley的黑人捲髮

魔幻的底層旋律線，提示是：

遙遙無期或已是歷史

不過誰想那麼遠、那麼深

有滷肉飯吃就要偷笑

有大麻high，就要high、high、high

送貨的少年家，修水管、念書

浪費一點點米糧的閒雜人等

臭味相投，台客一起

大樓底租間練團室

音飆下去，什麼都可以放棄

什麼都會忘記

（但維持熱血不是件容易的事）2
雞冠頭主唱跳上舞台

甩一把汗，灌一口台啤

指向明滅的七彩霓虹燈

轉呀轉的地下pub擠成一團

吉他、bass、鞭炮、水桶

無敵鐵金剛就要組裝

吶喊的波浪中，接下來這首歌

送給快要去當兵的阿榮：

「二十歲生日快樂

我們等你回來喔！」

（但維持熱血不是件簡單的事）

歡呼！倒立﹗翻滾沒有目的

便秘的人生需要吶喊排泄

需要音樂像汗水流出

聲嘶力竭後，散場

走入一條凌亂的街

抓一抓屁股，掏一掏口袋

還剩下最後的一百塊
總是肚子餓了

台客少年昂起脖子

雞冠頭迎向

清晨些許落寞的曙光

咕咕咕——嘆口氣

對自己低聲唱到：

「你需要的是一個龐克樂團

和很多的好朋友……」

註：
1「寫手」是塗鴉客的另一種稱呼。

2括弧所引，出自「半導體樂團」的同名歌曲。島嶼中部地區的搖滾少年們，曾聚集成「廢人幫」。

（《危崖有花》，台北：印刻出版公司﹝INK Pulishing Co.,Ltd.﹞，2008年11月初版，頁20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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